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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诗歌的要义是其语言的纯正与情感的真切，而非主题的宏大与内容的载道，更非形式上的
雕龙。蒋三立作为湖湘文坛上的一位朝香人和耕耘者，沿着诗歌语言的纯正之途而躬耕前行。他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始，相继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诗神》《绿风》《星星诗刊》《芙蓉》等大型刊物上发表
诗作数百首，先后出版了《永恒的春天》《诱惑》《蒋三立诗选》《在风中朗诵》等４部诗集，其诗入选《青年诗
选》《中国诗萃精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诗卷》等数十种选本。蒋三立

认为：“诗是时间、空间、有限、无限、事物、经验等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心灵意象。相对于精神，它是物质世界

的反照，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一种光亮。”正是这种光亮，在文学淡出、文化热腾的当下，在历史的独轮车一

再辗压原本已是发育不良的中国诗坛时，蒋三立并没有因此而废弃自己对缪斯的热爱，仍以执著的信仰默

默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坎坷路上。蒋三立诗歌创作根植于厚实的乡村生活，融注了传统诗歌的人文关怀

与人性思考，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情怀，其诗精粹、精美、精致而又富有哲理。北京师大张清华教授称赞其

诗：“含蓄、节制，富有隐喻性与弥漫力，好的诗歌应该有这样的资质。”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蒋

三立专辑，特邀诗人本人和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蒋三立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与文本特点，并期盼以诗
人个案研究来推动学界对湖湘诗坛的深度关注。

用什么可以抵达幸福 

蒋三立

（永州市社科联，湖南 永州 ４２５１００）

［摘　要］在嘈杂喧嚣的时代，诗人应该是时代灵魂的守望者，诗意地抒写出这个时代历史的精神生态，让过去的时间发出回
声，把生活的温馨留存下来并抵达未来、抵达心灵、抵达梦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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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生活了１７年，又离开了农村，转眼３０
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时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城市的扩张，

速度的加快，信息的爆炸，一切的变化都是前所未

有的，一切都似乎健康有序地在发展，但对于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生活而言，一切又在物质、商业、快

节奏生活重压下发生了扭曲。相对于过去，一些村

庄消失了，一些场景消失了，一些事物消失了……

许多的温馨、许多宁静、许多舒缓的抚慰都得在往

事的回忆中去寻找。

这是一个新奇而残缺的世界。我们面对高楼

林立的困惑、面对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新奇、面对

速度带给我们欲望的膨涨，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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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与幸福。

我们需要未来世界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场

景？科技和速度的发展到底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什

么样的感受？我们曾经和正在破坏的自然宁静的村

庄又要不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恢复？农耕时代的自

然宁静正在消失，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在

当今社会，人像鸟一样飞来飞去，甚至比鸟还快地满

世界寻找财富、美景、新奇热闹的地方。人借助网

络、现代通讯手段更快地了解到世界所发生的事，再

远的距离也就在眼前，大量的信息展现在你的眼前、

大量的知识堆积在你的眼前。你了解了许许多多的

信息，而你的欲望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学得了许

多知识，而你还想学得更多你未知的东西。到头来，

你就是没获得悠闲、宁静。也许由于太快的原由，你

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你总是觉得效率太低，你总是

觉得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慢。你坐在高速列车上

恨不得列车还要加速，你甚至觉得有飞船的速度多

好，就可以跑遍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然后你还想坐宇

宙飞船看看更多的星球。由于一切都希求更快的原

由，人感到活２００年也太短太短。于是心总难得有
宁静淡泊，总觉得惴惴不安。

而我们的内心到底需求什么，我们走着走着，

会不会突然哭了起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是以放

弃自然宁静、内心的安宁为代价？俄国诗人索洛乌

欣说过：“一切离去的都迎向未来！”而我常常怀想

过去贫穷的乡下那些离去的温馨的场景。５０年代
至７０年代初出生的人都忘不了那些场景。就像我
的诗句里的那样“我的脚深入到坦荡的草丛，就感

觉到摇曳的花朵的温暖”。我对生我养我的乡村有

一种难舍的情怀，那是我灵魂的憩园，也是我灵魂

自由寂静飞翔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们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但我宁愿像亨利·戴维·梭罗那样简朴地生活，回

归自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感受自然里难以言

表的纯净、甘醇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无尽的恩惠。

我总觉得社会在越来越快地发展时，诗歌更应

越来越慢地抒写日子、季节的变换，一代代人的生

活和心灵感受。就像一头牛默默地走在春天里，走

在犁弓前面拉着犁翻开一片一片的土地……

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只有领会了自己

逝去的生活，个体和群体才能学会完成自己的使

命；只有在对自己过去清楚的理解中，它们（指哲

学）才能汲取到影响未来的力量。”在当今这个彰显

竞争、缺乏诗意的时代，诗人更有责任抒写这个时

代痛苦的蜕变，抒写几代人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

会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抒写传统的解构与

变革带来各种困扰。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

返乡”，我们是一群掠过城市上空的鸟，我们不时在

寻找远方的灵魂的家园。

诗人应该是一个时代灵魂的守望者。一个时

代过去以后，他应诗意地抒写出这个时代的历史的

精神生态。诗人要通过他写的诗让一些“死去的东

西”活动起来，重新获得生命。诗歌是可以连接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

乡村、田野、树林、草坡、河流，牛、羊、鸡、鸭、

鹅，蓝天、云朵、月亮、星空，水稻、油菜花，还有太阳

下寂静劳作的人，以及那些曾经在我身边的生活画

卷，都会让我久久留恋、怀想……在我的记忆中永

远挥之不去。写诗并不能让我们抵达幸福。写诗

只能是带着一种情感把一些温馨的东西留下来并

抵达未来、抵达心灵、抵达梦想，写诗只能让过去的

时间发出回声，在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

并提升精神的境界。虽然写诗有一种力量，有一种

精神释放的快感，但更多的是脆弱和痛苦。

诗的语言应该是有张力的，甚至是充满灵性

的。康定斯基曾说：“语词是内在的鸣响……甚至

可以说比钟鸣、弦颤、一块木板落地等产生的精神

震颤更为超脱感情。”诗提供的意境和画面应该是

美的，它蕴含着自然之美、情感之美、哲思之美、诗

人的人格魅力之美；它所呈现出的境界应该是宁静

的、澄明的、圣洁的。

经济、技术、消费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便捷和

物欲满足的同时，不断增加我们心灵的重压。信息

高速公路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诗人思考更

广泛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在多元文化处境中，诗人

要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广阔的视野、更丰沣的情

感、更高超的审美能力和更敏锐的触觉，才能写出

好的诗歌。

诗人在当下物俗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

里，不再有什么“桂冠”，而早已成了人们嘲讽的

“另类”。但一个时代没有诗人是可怕的，一个时代

没有一点诗意的生活更为可怕！

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直接使我们抵达幸福。生

命是一个过程，愉快是一种感觉。远离时尚、消费的

喧嚣，缓慢地行走。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与安

逸，而不是被金钱和权势的欲望弄得焦虑不堪。让

我们的心能和自然说话，与花草、树林、鸟、蛙、昆虫

静静地对视，和它们谈心，和它们一同呼吸。让我在

渐渐老去的时光村落，看蓝天千变万化，让忧郁被风

吹走。从容，自在，把自己置身于广大、真实的自然

世界之中，感受恬淡、安宁、深邃与辽阔。久而久之，

就能在善良、悲悯之中感受到幸福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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